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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使我来到了德国

1978 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发表关于

大量派遣留学生的讲话，这启动了新时

期的留学大潮。当时，我正在成都电讯

工程学院林为干院士指导下攻读硕士学

位。林院士是清华老校友，被尊为“中

国微波之父”。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成电应

用物理研究所，参加了国家组织的出国英

语考试，取得了赴美进修资格。很不凑

巧是，在1982年发生了有名的“胡娜事

件”，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由此我国政府

决定削减去美国进修和学习的名额。由于

当时的我相对年轻，比较好改语种，所以

学校要求我改去德国，派我到广州外语学

院培训半年德语。

在广外培训德语期间，我接到了美国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一封来信，他们同意我

到他们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提供助

教和助研奖学金。我非常高兴，当时我已

38岁了，真的不想再重新开始学一门新

外语。于是我请假匆匆返回成都，找学

校有关部门，希望能重新将我改派去美

国。但是，学校不同意改派，坚持要我

去德国。这样，我只好返回广州继续我

的德语学习。

在广外培训了半年后我返回了成电，

开始着手联系德国大学。后来，给我提供

奖学金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为我联系好了

布伦瑞克工科大学高频技术研究所的所长

温格尔教授。温格尔教授是世界知名的

科学家，早年在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

担任通信部门负责人。后来他返回了德

国，在布伦瑞克工大创建了高频技术研

究所。布伦瑞克工大成立于1745年，是

德国第一所工业大学。能到德国第一流

的大学，在名师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自

然是再好不过了。

1983年12月4日，我乘飞机从北京

来到德国，在莱茵河畔的歌德语言学院

学习了4个月德语后，乘火车前往布伦

瑞克市。

第一次申请攻读博士学位被拒

到达布伦瑞克后不久，我就去见温格

尔教授。由于是第一次见面，我的心情比

我的曲折的留学经历

○杨日胜（1968 届工物）

 1984年 10月，杨日胜学长（左2）与“光

纤之父”高锟（右 2）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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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紧张，加上德语听力还很差，对温格尔

教授讲的也只能是边听边猜，不过，还是

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温格尔教授说，我

以前对非圆介质波导的传播特性进行过研

究，所以，他建议我对三包层色散扁平单

模光纤的微弯损耗特性进行研究。谈话持

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估计温格尔教授

肯定对我糟糕的德语水平感到很失望。布

伦瑞克工大高频所的条件很好，实验室设

备一流，还有一套试制光纤预制棒的设备

和一个将预制棒拉制成光纤的拉丝塔。据

说，在1980年他们曾试制出欧洲衰耗最低

的多模光纤。

到温格尔教授处后，我从事的专业要

完全从微波转到光纤领域。回想起在20世

纪70年代初，我曾从原子物理改行到微波

技术。在这两次大改行中，我都很快适应

了，这应归功于在清华学习时打下的坚实

基础。到温格尔教授处不到半年，我的研

究工作就取得了初步成果，与温格尔教授

一起在德国一流科技杂志上发表了我在德

国的第一篇论文。后来我们又连续发表了

两篇，还发现了一种计算单模光纤截止波

长的新方法。温格尔教授对我的工作是满

意的，多次称赞我。

我是以访问学者身份进修的。在德国

期间，我的硕士导师林为干院士对我很关

心，多次写信给我，一方面要我抓紧这难

得的机会多学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他明

确提出，要我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其

实，到温格尔教授处后，我一直有攻读博

士学位的想法。但是，温格尔教授在德国

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以要求严格著称，手

下汇集的都是当时德国的精英，我很担心

他是否会同意。另外，我是由德国艾伯特

基金会提供奖学金的，为期只有两年，两

年是根本拿不到博士学位的。

林院士的来信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

力，同时也给了我很大鼓励。我终于鼓

起了勇气，正式向温格尔教授提出，希望

攻读博士学位。考虑了一个星期后，温格

尔教授对我说，由于经费问题，不同意我

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真是失望至极。

我估计，温格尔教授不同意我攻读博士学

位，经费自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我认为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对我的能力还不是很

放心。尽管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暂时是无

望了，但是，我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

到博士学位，无论是在温格尔教授处，还

是在其它地方。

转往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

后来，我将目光转向了美国和加拿大

的大学。这时，我想起了加拿大蒙特利尔

麦吉尔大学的G.L.Yip教授，他的研究领

域是光通信，可能会对我的研究课题感

兴趣。他是加拿大籍的华裔教授，中文名

字叫叶嘉霖。我给叶教授写了一封信，申

请到他那儿攻读博士学位。信寄出后很长

一段时间杳无音信。正当我一筹莫展之

际，突然收到一份叶教授发来的电传，只

有两句英文：“我能资助你，请打电话给

我。”我喜出望外，真有点“山穷水尽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1986年

1月初，我告别了温格尔教授和高频所的

同事，在一片冰天雪地中飞往加拿大蒙特

利尔。

麦吉尔大学建立于1821年，在加拿大

拥有很高的声誉，其研究水平享誉世界，

被称为“北方哈佛”。到达蒙特利尔的第

二天下午，我去见叶教授。他希望我继续

我在温格尔教授处从事的课题研究。相对



值年园地

清华校友通讯60

于德国，我在麦吉尔大学的生活是相当艰

苦的，需要交纳两年的学费。由于我是外

国人，所交的学费要比加拿大人交的高得

多，大约是加拿大人的10倍左右。叶教授

给我的奖学金在交了学费后，只能维持最

简单的生活。

在麦吉尔大学期间，温格尔教授又与

我取得了联系，询问我能不能再回来？他

告诉我，德国AEG（德国通用电器集团）

线缆公司正计划从事单模光纤的研发和生

产，有一系列课题需要他的协助，他认为

我是合适人选。考虑到在麦吉尔大学，我

只能做一些纯理论的研究；而在德国，研

究课题与企业紧密相关，更有实际意义，

考虑再三后，我决定返回德国。

在德国获工学博士学位

1986年9月中旬，我告别了叶嘉霖教

授，从加拿大返回德国，再次回到了温格

尔教授处。与上次不同，这次是来攻读博

士学位的，是温格尔教授聘用的工程师。

想起一年前，不得不远走加拿大，兜了一

圈后又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感叹命运的

无常。

我的主要任务是承担来自AEG线缆公

司的科研课题。此外，我还要协助温格尔

教授带研究生、辅导大学生。在此期间，

我当然还需要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当

时，德国AEG线缆公司正在从事单模光纤

的研发和生产，有一系列课题急需解决。

我承担的研究课题基本来自该公司。

在20世纪80年代，单模光纤正处于工

业化生产的开始阶段，AEG线缆公司遇到

了很多理论和技术问题，公司无法生产出

低成本的高质量光纤，急需温格尔教授和

我的帮助。在研究所，温格尔教授是个大

忙人，来自AEG线缆公司的科研课题几乎

全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在那一段时间，

我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来自公

司的科研课题都是当时最前沿的，难度很

大。此外，这些课题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要限期完成。这样，晚上加班加点对我来

说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后来研究所的同事

说，只要晚上看到研究所有灯光，肯定就

是我的办公室发出来的。这也是德国同事

对我的赞扬吧，德国人一般自视甚高，是

很少称赞别人的。

通过夜以继日的工作，我成功地解决

了AEG线缆公司在发展单模光纤过程中所

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不但为他们建立了一

系列理论模型，而且成功地将这些理论模

型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极大地提高了光纤

的质量，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在温格尔教授的指导下，通过与AEG

线缆公司的合作，我的光纤理论水平和

实际业务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与温格尔教授一

起发表了8篇论文，发明了两种新型结构

的光纤，德国和欧共体授予了我们5项发

明专利。

在承担AEG线缆公司的科研课题和

协助温格尔教授辅导学生和研究生的同

时，我也挤出时间，撰写我的博士论文。

1988年5月中旬，博士论文全部完成，题

目是《多包层单模光纤的特性，设计和优

化》，正文部分共有144页。论文一式三

份在5月19日正式提交给博士论文答辩委

员会审核。委员会由三位教授组成，除了

温格尔教授外，还有两位来自其他研究所

的教授，其中一位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1988年8月10日下午两点，我的博士

论文口头答辩正式开始，持续了大约两个



值年园地

2018年（上） 61

“自强不息”精神激励了我

○陈丽生（1968 届土木）

陈丽生学长在央视新址施工工地

1968年2月，我们1962年入学的八字

班同学毕业，当时“工宣队”进校不久，

武斗结束了，刚恢复上课。我们只上了三

年的大学基础课，有半年的“四清”工作

经历，近两年的文革经历。专业课没有学

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四川山沟沟里四机

部的一个电子仪器厂。

当时苏联和我国的关系非常紧张，我

们国家要发展核武器，需要生产测量核爆

炸效果的仪器，我去的这个厂就生产这种

仪器。生产电子仪器需要恒温恒湿的车

间，当时我们厂只建好了一部分，很多暖

通设备没有全部安装好就仓促投产了，工

厂急需学暖通空调的技术人员。

就是这样，我专业课没有学就仓促上

阵，当上了暖通空调的技术人员。没有学

暖通的前辈，没有师傅，怎么办？我只能

靠自己想办法，在实践中学习。我想到设

计我们厂的是四机部第十设计院，是暖通

工程师集聚的地方，他们给我们提供的竣

工图就是很好的教材。我就借来这些竣工

图进行研究，把要点吃透，和工人一起把

没有全部安装好的制冷机、冷却塔、空调

系统安装好，把生产和调试仪器的条件创

造出来，最后顺利地把测量核爆效果的仪

器生产出来了。

除了要管理暖通专业的设备，我还要

管理锅炉房、给水净化站、污水处理等技

术问题，学到了不少动力及给排水专业的

知识，这对我今后的工作很有帮助。

在工厂，我还要兼管专用设备的技术

工作，记得当时抗美援越正是最紧张的时

候，前线急需我们厂生产的探雷器，而我

们厂使用的蜂房式绕线机刚经过修理，绕

出来的蜂房式线圈总是垮塌，不能满足探

小时。答辩委员会三位教授单独讨论了大

约20分钟后，委员会主席向我表示祝贺，

祝贺我的博士论文和答辩正式通过。当我

走出进行答辩的房间时，门外早已聚集了

几乎整个高频所的40多位员工。大家都欢

呼起来，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同时，他们

让我坐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车，戴上所里同

事为我做的博士帽，前呼后拥地推着小车

在街上走了一圈。

从1984年4月初到布伦瑞克工大高

频所算起，包括在加拿大的9个月，到

1 9 8 8年8月1 0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为

止，我整整花了4年又4个月的时间才拿

到博士学位。


